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

□李晓

表叔前不久来了一趟城里，
他担着老箩筐，像勤勉忠厚的沙
僧一样慢悠悠走在城里大街上。
表叔的箩筐里，担着红薯、白菜、
蒜苗、芫荽、冬瓜，这些蒸腾着袅
袅地气的蔬菜瓜果，是表叔在乡
下种的。他担着这些菜，是来送
给城里亲戚的。

今年73岁的表叔，这些年老
得特别快，一张沟壑纵横的脸，
脑袋俨如枯藤上摇摇摆摆的一
个老南瓜。

表叔命苦，3岁死了娘，5岁没
了爹。41岁那年，他去了茂密林木
绵延的大山里，和一个女人结了
婚，成了倒插门女婿。嫁给表叔
的这个女子，比表叔大4岁，之前
嫁过一次人，因前任丈夫嫌她不
能生育而离异。表叔通过人介
绍，第一眼见到她，便眉开眼笑。

身为石匠的表叔，结婚后依
旧在山上采山石，是人工凿石，
有时候用雷管引爆炸药。山里常
有爆炸的轰隆声响起，打破寂静
深山的沉闷。表叔的日子过得幸
福，这从他常常笑得咧开的嘴便
可看出来。表叔常站在山梁上，
对着峭立的石壁猛吼上几声，松
涛阵阵，山谷里回荡着表叔的嗓
音。然后，表叔坐在石头上，独自
嘿嘿笑起来。

每天，表叔拖着一身疲惫回
家，等待他的，是一桌热腾腾的
山里饭菜。那女人会蒸窝窝头、
蒸红薯、洋芋蒸骨头，这些都是
表叔喜欢吃的。

表叔婚后，我有次上山去看
望他。他们夫妻俩站在山梁上的
路边迎接我，一路上，表婶只是
对我笑个不停。我看见表婶对表
叔比画着手势，一阵叽哩哇啦的
声音。我惊讶至极，走到表叔身
边。表叔在我耳边低语：“她是个
哑巴。”

表婶用老腊肉炖土豆招待
我。我看见，灶膛里树疙瘩噼噼
啪啪燃起的火光，把表婶的脸映
得通红，额头上的汗珠一滴滴淌
下来。我突然发觉，表婶其实有
一张秀美的脸，让我想起悬崖上
的一簇簇映山红。

我下山时，表婶背了满满一
背兜核桃、花生、山药、蔬菜，一
直送我到山下公路边，请一个村
民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十多公里
外的小镇车站。我拉住表婶的
手，对她说，一定要和表叔来城
里我家走一走。

表叔带着表婶在那年春节
前夕来到我家。他们俩穿得像身

份证照片一样端正，在我家，缩
手缩脚的举止也像照相一样规
规矩矩。

第二天，表叔和表婶去逛
街，他们一开始手牵着手，都怕
对方走失。车流人流中，有些慌
乱的他们还是松开了手。就这
样，表婶在商场门前走失了。表
叔气喘着上楼找到我，呜咽着哭
出声：“她走丢了！”我和表叔在
小城里慌慌张张地四处寻找。终
于，就在商场旁边的小花园里，
找到了正在看花的表婶。表叔一
下搂住她，像寻找到失散多年的
亲人，全身颤抖，满眼是泪。

第二天一大早，表叔便说要
和表婶回家去。表叔说：“我不放
心，在城里，我怕再把她搞丢
了。”我只好送他们去车站。一路
上，表叔都紧紧拉住表婶的手不
松开。

表叔后来到城里当起了“棒
棒”，也就是扛着一根扁担为城
里人干搬运的力气活。表叔对我
说：“我就是不缺力气嘛。”表叔
和几个“棒棒”合租了一处城郊
民房。白天，表叔扛着扁担在城
里四处转悠，不到一个月，他对
这个城市的小街小巷就比我还
熟悉了。

表叔对我说，他心里最牵挂
的，还是留在大山里的表婶。他
说，表婶常坐在山梁的一块大石
头上，望着山崖下陡峭的路，等
待他的身影从树叶间一下冒出
来。有一回，表叔在城里耽搁了
很久才回家，表婶拉着表叔，她
在石头上用石子画了一个圈，再
在圈里画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样
子。画完后，她一下倒在表叔肩
头，咿咿呀呀哭出声来。

有一次，表叔在城里搬运
货物时，一个趔趄从石梯上栽
下来，头磕破了，鲜血直流。我
带着表叔去医院缝了几针后，
送他回家疗伤。隔着老远，在山
下便看见山梁上坐着一个人，
那是表婶，她也望见了我们，从
石头上起身，跌跌撞撞朝我们
奔来。她看见头缠纱布的表叔，
一下扑过来，抱住表叔的头呜
呜呜地叫出声，又蹲下瘦小的
身子，要背表叔回家。

后来，表叔年纪大了，回到
山里依偎着土地，继续种粮食、
种蔬菜瓜果过日子。表叔来城里
的时间也少了，他要多陪陪患类
风湿、患肺炎的多病的表婶。我
上山去看过表婶常坐着的那块
山石，被体温浸透过的石头，包
浆深深，暖流汩汩，它是凝固在
我心上的琥珀。

□徐萍

马德说：“一个安静的生命舍得丢下尘
世间的一切，譬如荣誉、恩宠、权势、奢靡、繁
华，他们因为舍得，所以淡泊，因为淡泊，所
以安静，他们无意去抵制尘世的枯燥与贫
乏，只是想静享内心的蓬勃与丰富。”

兔年的大年初一，孩子的堂哥来济南家
中拜年时，带来了几枚残缺不全的军功章和
破旧发黄的证书。这些他爷爷留下的遗物，
原来有好多，因为保存不善丢失了许多。老
人去世的时间是1979年10月，快44年了，我是
第一次看到这些遗物。此前，老家村里的老
人们经常谈起他爷爷生前的一些英雄事迹，
都尊称他为“老革命”。

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1969年的
冬天，发生了什么？孩子的爷爷带着一家
人，放弃天津部队的优越条件回到新泰县最
穷的村之一——— 木厂峪村，当起了农民。

于是，2023年2月2日，伴着寒风踏上了
回新泰老家的寻访路。在新泰市档案局和人
武部都一无所获。柳暗花明又一村，人武部
建议去政工科找一下。管理档案的同志打开
标着“库房”字样的房间，找到存放干部档案
的铁橱子，在最后一排的文件盒子上赫然写
着“王延德”三个字。我当时真的是惊喜不
已，像迷路多日的人找到了回家路，甚至像
见到了孩子爷爷本人一样。

打开泛黄的纸张，虽然上面的字迹写得
有些不好辨认，但每一个字都非常亲切。综
观孩子爷爷王延德的经历，就是一部革命历
史教科书。掀开尘封的历史，去挖掘那激动
人心的红色故事，仿佛看到了当年硝烟弥漫
的战场上的惨烈和艰苦卓绝。

王延德，1922年9月19日出生在山东新
泰木厂峪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戎交戈、
英雄辈出之地。据木厂峪村的抗日老战士石
怀柱介绍，1945年2月，已经为人夫、为人父
的王延德，毅然决然地拿起枪参加革命，
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参加过
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莱阳战役、淄川战
役、潍县战役以及兖州、淮海等战役，解放战
争中多次立下战功。由于老人一直将军功章
深藏箱底，目前家里只有解放勋章一枚，其
他的军功章已经不知去向，还好老人档案里
面还有记录。

抗美援朝战争中，“老革命”王延德多次
立下战功，遗留下来的目前只有“中朝友谊
勋章证明书”“朝鲜人民最高委员会军功章
证”，以及三等功的证明材料一本。另外还有
残缺不全的军功章三枚，据人武部的同志辨
认，有一枚是二等功，是淮海战役中立的战
功。根据档案，王延德在莱阳、淄川战役中各
立三等功一次，莱芜等战役中立四等功四
次。老人1976年工资卡的栏目里，有一项特
殊贡献工资11 . 4元。

1958年10月，王延德任六十六军“八一”
盐场一连连长。1965年5月军衔级别17级。上
世纪60年代，组织上要安排“老革命”王延
德去天津港务局任职。谁知他拿着退伍申请
找到领导，说自己文化程度太低，没有能力
胜任更高的职务，也不想给组织和国家添麻
烦，要求退伍回老家新泰。1969年，他退伍回
了山东老家新泰。

那时乡亲们住的是石头砌筑的茅草房，
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家家户户一贫如洗。“老
革命”一心想改变家乡的贫穷现状，提出想
干生产队的小队长，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
就这样，“老革命”排除一切外界压力，自己
掏腰包买农具，开始对村里的荒地进行整
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半的光景，在

“老革命”带领下，麦子喜获丰收。当村民们
吃到白馒头时，心中最感激的人就是“老革
命”。“老革命”也因此被评为先进个人，在泰
安地区表彰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老革命”于1979年10月20日在新泰老
家去世后，新泰县民政局领导按照老人的
遗愿，给“老革命”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

残缺的军功章

【记忆】

坐在石头上的人

□耿艳菊

集市上，眼看着雨点落得越来越急，老妇人焦急无
奈地看着三轮车上一盆盆绿色的植物，伸出手为那些植
物遮雨。只一瞥，她满是皱纹、青筋突出的粗糙的手一下
子揪住了我的心。这是一双勤劳的手，一双经年不息劳
作的手，像奶奶的手，像姥姥的手，也像母亲的手。

那一瞬间，便决定买下那些植物，让老妇人早些回
家，少一点点忧愁。

散了集的雨天集市，满目湿漉漉的凌乱和冷寂。撑
着伞，和那一盆盆植物一起在雨中等家人来接。听雨点
啪啪打在伞上，看雨点一颗颗连成珠子急着落下，此时
自己倒不急了，荒凉的四周仿佛漫上了一层绿，浮现起
的是遥远的乡村一隅的院子，丝丝缕缕的芳香也跟着萦
绕在鼻尖。

那是奶奶的院子。奶奶晚年身体硬朗，不肯住到任
何一个孩子家，一个人住在小院，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
院落。人生最后的那些年，她最大的快乐就是种香菜，也
就是芫荽。

奶奶把院子里有泥土的地方都撒上了芫荽的种子。
芫荽在我看来，是蔬菜品类里生命力顶强盛的。过一些
时日，小院就荡漾在一片绿色的世界中了。芫荽还散发
着一股特别的芳香，满院子的芫荽在微风里一起起舞，
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浓郁的香味，像春天的鸟儿扇动翅
膀时打翻了大自然的香水瓶。

我问奶奶为什么要种那么多芫荽，她绕着小径缓缓
漫步一圈，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却简短得只有
一个字：香。望着满眼绿色荡漾、散发着宁静芳香的老院
落，我悠悠地念着：“蕙兰芫荽，郁郁香芷。”

这是著名歌曲《斯卡布罗集市》的诗经体译词。奶奶
似乎很感兴趣，我给她讲起这首歌曲的故事。这是一首17
世纪的苏格兰民间歌谣，一个参军的男青年远离自己爱
的姑娘，在战争中不幸遇难，那个长满芫荽、鼠尾草、迷迭
香和百里香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他请求去斯卡布罗
集市的人带去给心上人的问候。

奶奶听了这个故事，久久地凝视着院中的芫荽，苍
老的眼眶里溢满泪水。她也许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她那
代人的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爱情也许离他们很
远，但哪一颗年轻的心没有渴望过爱和被爱呢？

照顾这些芫荽是奶奶的日常生活。每天早上，她端
着一瓢清水，弯着腰，用苍老粗糙又温厚的手细致地往
芫荽上洒水。我笑她，大可不必这样费劲。她依然固执地
像照顾孩子一般温柔周到。

院里的房子几十年了，窗子还是木格的，奶奶要父
亲给她换成明亮清透的玻璃窗，可以把院子里的绿尽收
眼底。鸟鸣喧闹的清晨，晚霞绚烂的傍晚，奶奶时常坐在
窗前的一把老藤椅上，透过玻璃窗欣赏那朝气蓬勃的汪
洋恣肆的绿，神情专注宁静，仿佛在回忆她悠长的充满
艰难困苦而永远精神昂扬的一生。

阳光好的时候，奶奶就敞开大门，坐在门口。那一院
子的芫荽，绿得如水，从大门里挤挤攘攘地荡出来。院门
口临着路，来来往往的乡邻新奇地张望一院子茂盛的
绿，惊讶于满头白发的奶奶把芫荽养得如此茁壮。

乡邻们都很喜欢开朗慈祥的奶奶，无事时，便会坐
下来和她聊聊家常，朗朗笑声在宁静的长街上回响着，
在绿意葱茏的院子里泛起层层涟漪，驱赶了老院的清
寂，还有奶奶的孤单。

奶奶的门前不知不觉间成了四邻乡亲谈天相聚的
温情场地。每次回老院看她，从公路一下到我们那条长
街，就先看到邻居们围坐在门前谈天的情景，心底便会
腾起欢喜和温暖。

奶奶有一个老式竹篮，她每天都会掐一竹篮绿莹莹
的芫荽放在门口，有乡邻路过，总要热情地送上一把。芫
荽在我们这里太平凡了，谁都不稀罕，可是大家都会欢
欣地收下，他们感念的是这一份情意。

一晃，奶奶走了好几年了，她的院落还在，一岁一枯
荣，芫荽开开落落，种子一年年落入泥土，一年年又破土
而出，空寂的院子，芫荽兀自芳菲着。那特别的浓郁的芳
香从空寂的门扉里溢出来，在长街上游逛，让人们常常
想起这里曾生活过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在这里留下
了满院的绿、满院的香。

【世相】

小院芫荽香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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